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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动

1961 年，张伯驹完成《素月楼联
语》， 在自序中说：“中国对联在世界
上为独有之文学艺术。 因汉字之独
特构造，我国诗歌自然由古乐府发展
到律诗， 而对联即律诗中之腹联也。
至清中叶后，福建盛行诗钟，亦为对
联之一种。”作为对联之一种的诗钟，
大约出现在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的福
建八闽地区，是当时文人限时吟诗的
一种文字游戏。

张伯驹说：“诗钟源于福州，时在
清嘉庆，林文忠则徐在《雪鸿堂初集》
中有折枝诗句即是。 ”诗钟限一炷香
工夫吟成一联或多联， 香尽鸣钟，故
名“诗钟”。诗钟比一般对联在格律上

要求更工整，内容更含蓄，甚至类似
谜语才好。 张伯驹对诗钟情有独钟，
故而经常呼朋引伴， 饭后以诗钟自
娱。

诗钟分嵌字体和分咏体。张伯驹
说：“余即最喜欢作分咏体而不喜嵌
字体。”所谓分咏体，以毫不相干两题
上下分咏，有时妙语天成，较嵌字体
尤饶意趣。 张伯驹的诗钟常于毫不
相干之两题，妙手偶得，佳制天成，意
趣横生，如天造地设，虽鬼斧神工，难
穷其妙。比如，以“连鬓胡子、牡丹”为
题， 张伯驹集句：“人面不知何处去，
狂心更拟拆来看。 ”以“杨贵妃、近视
眼”为题，张伯驹集句：“承欢侍宴无
闲暇，对影闻声已可怜。 ”以“科甲翰
林、聋子”为题，张伯驹集句：“一朝选

在君王侧，终岁不闻丝竹声。 ”以“美
男子、尿壶”为题，张伯驹集句：“好向
中宵盛沆瀣， 焉能辨我是雌雄。 ”以
“杜牧之、白干酒”为题，张伯驹集句：
“刻意伤春复伤别 ， 不惟烧眼更烧
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谈到诗钟，
张牧石曾说：“这种文人游戏虽小道，
但非博学和才情高超者很难为之。 ”
张伯驹的诗钟不仅格律工整，内容含
蓄，而且自然天成，了无斧凿痕迹，正
见其博学多闻，兼以才情高超。

但遗憾的是， 如今南北各有词
社，诗人创作旧体诗以歌颂新世。 诗
钟则属雕虫小技，已无人再从事于此
了。诗钟已渐成绝响，因此，希望有更
多喜爱此道者，将诗钟这一传统文化
承续下来。

说完诗钟， 我们接着简单说说
诗谜。 诗谜以五言诗或七言诗一句
为谜面， 是谜语之一种， 和诗钟一
样， 也是文人雅好的文字游戏， 最
能考量参与者的才学。 张伯驹乐此
不疲， 常与故交新知雅集， 颇极一
时之盛。

张伯驹说：“我等为诗谜戏，赢者
不得将钱拿走，交一人为次日聚饮之
费，亦即输者为主人，赢者为客。余每
开诗谜，尚多作座上客也。”张伯驹和
诗友们进行诗谜游戏之时，往往佐以
赌筹，作为次日聚饮之费。“输者为主
人，赢者为客。 ”张伯驹颇为自得地
说：“余每开诗谜，尚多作座上客也。”
可见他赢多输少，其才学之高，不言
而喻。

张伯驹的诗钟和诗谜

□吴慧琳

频繁清嗓子， 指的是在无明显
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情况下， 反复进
行清理喉咙的动作， 以试图消除喉
咙中的异物感或不适感。 出现此类
症状时，需警惕咽炎的可能性。

咽炎大多由环境因素和不良饮

食习惯引起， 部分可因病毒性感染
所致，常见症状包括咳嗽、发热、声
音嘶哑以及吞咽时的异物感。 以下
方法可用于处理此类症状。

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 多饮用
温白开水，有助于冲刷咽部，稀释痰
液，减轻喉部不适感。尤其在干燥季
节或环境中， 更需确保摄入足够水
分，以缓解咽炎症状。

保持空气湿润：使用加湿器（维
持湿度在 50%至 60%）、在房间放置

湿毛巾或晾晒湿衣服， 增加室内湿
度，避免咽喉干燥。

避免刺激性物质：远离二手烟、
油烟和粉尘；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并
减少冷空气对咽喉的直接刺激。

饮食调整：避免辛辣、过甜或油
炸食物。

运动锻炼：通过跳绳、跑步等运
动增强体质， 同时避免身体反复受
凉，减少咽部不适症状。

药物治疗： 可在医生指导下使
用板蓝根颗粒、 喉宝片等中成药，具
有清热解毒、润喉止咳的功效。 对于
过敏引起的咽炎，可考虑遵医嘱使用
抗过敏药物，但需避免滥用或误用。

纠正不良习惯： 如果频繁清嗓
子是由于不良习惯引起的， 应有意
识地逐步纠正。

（摘自《中国家庭报》）

□杨献平

江南的风景在车窗外快速铺开，
到处都是悦目的绿色，青翠秀丽。当年
在上海参观中共一大会址时， 我就萌
生了沿着领袖和先辈的足迹， 到南湖
去拜谒、瞻仰的想法。之前由于种种原
因未能成行， 但我曾无数次在脑海里
想象那条船， 在碧波之中承载着中国
的曙色，于烟波翠柳之间，用理想信念
的桨橹，划出了一条枝繁叶茂之路。

嘉兴， 这座城市的街道宽敞整
洁。行至嘉兴站，司机说，旁边就是当
年中共一大代表从上海到嘉兴再到

南湖的必经之路。
很难想象， 是怎么样的一种力

量，让他们挺身而起，于堪称四面绝
境、风声鹤唳的可怖氛围中，从祖国
的南北方奔赴而来。“中国共产党”横
空出世，“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
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
无产阶级专政， 直到阶级斗争结束”
“联合第三国际”，这些新生的句子让
一个时代变得令人耳目一新。

江南小城嘉兴，百草丰茂，天空
蓝得让人心神澄明， 水静静环绕着，
各种颜色的花朵灿烂地绽放着。这里
的夜晚， 流淌着生动的人间烟火气
息。 俯瞰嘉兴市区，只觉得这座小城
蕴藏着无尽的生机。

远远看到南湖革命纪念馆，一种
朝圣的感觉油然而生。我的脑海里随
即展现一帧帧黑白影像。其中有江南
生活场景，更有百年前先辈们经历的
一幕幕惊险景象。

步入南湖革命纪念馆时，我的内
心升起虔诚。很多往事看起来似乎遥
远和陌生， 却始终与我们息息相关，
贯穿了整个国家的历史和未来。1921
年之前的南湖，似乎很难与当下的嘉
兴乃至整个中国联系起来。可就是在
这样的一片湖水汇流之地，一艘船载
着华夏民族绵延的历史和危难时刻

的家国命运，在一群人讨论、宣读与
宣誓之后，迸发出耀眼光芒。

进入馆中， 我看到的是风雨飘
摇，是列强的坚枪利炮，以及彼时中
国无数仁人志士的左冲右突；也看到

了南湖冲天而起的火焰。 看着毛泽
东、周恩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照
片，我感受到他们的目光中跃动着睿
智的光芒，闪烁着坚毅的神采，更饱
含着对理想的执着与信念的坚定。那
目光明净而又充满直抵人心的力量，
让我心生感动。

我想到， 漫漫长夜中奔行的，是
旷野幽谷的火焰与光亮，是耀眼的红
飘带， 是炮火硝烟之中的劳动生产、
血与火的牺牲和凝聚，是理想的旗帜
在中国大地上疾速流播与照耀，是东
方巨龙和醒狮的雄壮求索与庄严宣

告。 他们的面庞虽然清瘦，可他们的
目光始终炯炯有神， 好像在看着我
们，又好像凝视着远方。 他们在天地
之间经历的艰难困苦与创造，构成了
中华民族翻天覆地、气壮山河的恢宏
画卷。作为一名党员、一个中国人，回
望来路，那种惨烈与激越、悲痛和欣
喜，让我心潮澎湃却又难以言表。 出
门之后，惠风和畅，我觉得一切都是
那样的崭新美好，就连繁茂绿树上的
少许枯枝、绿地里的几根杂草，也显

得格外亲切。
一个上午的拜谒与瞻仰，好像过

了几个世纪。诸多的影像与旧物得以
复活，历史在这里凝结、绽放，其中有
轰然的开辟，激昂的奔跑，蹒跚的前
行，转折的胜利。

出馆，身披金色阳光，我前去瞻
仰停泊在南湖中的那艘游船。平静的
湖面上荡漾着黄金丝带一样的道道

粼光。那艘红色的船，灯塔一样，在海
盐塘、平湖塘和嘉善塘汇流的水面岿
然不动，风姿依旧。 这只是当年南湖
中一艘普通的游船，还不是其中最大
的。 就是这样的一艘船，却启航了一
个崭新的中国； 就是这样的一艘船，
以理想信念开山架桥，让岌岌可危的
大地上崛起了巍峨东方与大国尊严、
民生福祉。

我靠近那艘船，想细看里面的陈
设。 我想，船中一定还留有当年的某
种气息。 我仿佛看到那些年轻的面
庞，他们紧握拳头，目光炯炯，对着天
空和大地，发出庄严的宣言。

（摘自《解放军报》）

嘉 兴 南 湖 记

□王甜

你是否也曾捧着一杯热茶，
好奇这叶片里藏着多少光阴？ 是
否厌倦了市面上千篇一律的茶文

化随笔， 想找一本既靠谱又好读
的“真东西”？ 这一次，考古大家
王仁湘用铲子和古籍为你泡茶，
每一口都是历史的回甘。

这本 《茶盏里的寄托》 的优
长，可以概括为三点：

考古实证打底， 拒绝空谈茶
趣：不是文人墨客的感性抒发，而
是用出土的茶器、遗址的痕迹、古
籍的记载说话。 从新石器时代的
“茶祖” 遗存到唐宋的茶器巅峰，
每一页都有“硬核证据”，让你看
清茶如何从山野草木变成贯穿中

华文明的文化符号。
大家写小书，专业但不晦涩：

王仁湘先生深耕考古数十年，却
用轻学术的笔触拆解专业知识。
没有拗口术语，没有枯燥论证，就
像一位懂行的老友坐在你对面，边
品茶边聊茶的前世今生。

百余张珍贵影像， 让历史看得
见：书中收录了百余张考古现场、文
物细节的高清图片———带着土痕的

古老茶碾、釉色如初的宋代茶盏、古
人煮茶的壁画……图文交织， 仿佛
亲手触摸千年前的茶器， 沉浸式感
受“茶里的中国”。

《茶盏里的寄托》 搭建了一个
“茶文明坐标系”： 以考古发现为经
线，标记茶的时间轨迹；以文献考据

为纬线，铺展茶的文化版图。 读它，
你不仅能知道 “古人怎么喝茶”，更
能明白 “茶为什么 能成为 中 国人
的精神寄托”———从祭祀中的神圣

祭品到文人的雅集标配， 从丝绸之
路的贸易商品到寻常百姓的生活必

需，茶的故事，其实就是中国人的生
活史。

你值得一杯 “有深度的茶”，让
王仁湘先生为你沏上这杯 “千年好
茶”，从此，每一口茶都喝得明明白
白、有滋有味。

（摘自《中华读书报》）

一杯“有深度的茶”

������《茶盏里的寄托》，王仁湘著 ，三
晋出版社 2025 年 8 月第一版。

不停清嗓子或是咽炎

□袁枫

14 岁的那个秋天，暑气尚未完
全退去，我却在县城工地的尘土里，
提前尝到了生活的寒凉。为凑学费，
我跟着工人们和水泥、打砖块，掌心
的皮磨破了，碱性的灰浆渗进脚丫，
钻心的疼在每一次抬脚时蔓延。

那天收工后，我斜倚在墙角，望
着远处模糊的夜色，心里满是怅然。
明天还能撑下去吗？

就在这时， 一阵旋律从远处亮
着灯的窗里飘来 ， 像掠过江面的
风 ， 轻轻裹住了我 。 是 《梁祝 》，
那时我还不知道它的名字， 只觉得
旋律里藏着说不尽的意绪。 起初低
缓凄美， 像秋叶在枝头恋恋不舍地

摇曳， 我的眼眶不知不觉湿了； 转
而激越铿锵， 又似农人在田间挥镰
收割的韧劲， 把我心里的怯懦一点
点驱散。

那段旋律在秋夜里流淌， 如一
汪清泉洗去了我的疲惫。 我攥紧了
已经生茧的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咬牙坚持，等弄明白这曲子的名字，
也等凑够学费回到课堂。终于，拿着
挣来的第一笔报酬， 加上东拼西凑
的钱，我重返校园。 那时，路边的银
杏叶正染得金黄。

在往后的岁月里， 每次听到这
曲子， 我就会想起那个在困境里不
肯放弃的自己。 音乐藏着岁月的诗
意，更藏着前行的力量。

（摘自《人民日报》）

秋夜里的《梁祝》

□吴佳骏

我黎明时起身，前往越西。
越西隶属凉山彝族自治州，古称

“越■”。“■”古同“”，鸟名，即子规
鸟，别称“杜鹃”或“布谷”。 每年芒种
前后，子规声昼夜不停，你不知道它
到底是在催促季节，还是在催促随季
节苏醒的天地生灵。

路上，透过车窗，我果真看到一
只布谷鸟在田野上空滑翔。 白色的
腹部，灰色的毛羽，与苍穹中的云朵
很搭。 谷雨刚过，它就出来视察农事
了。农谚云：“谷雨到，布谷叫；前三天
叫干，后三天叫淹。 ”

到达越西，已是午后。 越西河穿
城而过。 城两侧青山连绵，山顶云雾
缭绕，如梦似幻。座座小白房，遍布山
体，极目远望，仿若油画。倘若伫立河
边，根本不用考虑取景角度，就能拍
下一张美图。

先秦时期，越西属“西南夷地”。
汉武帝征西南夷后设越■郡，纵贯凉

山越西南北的“零关古道”，成为南方
丝绸之路的核心干线。 往来背脚、挑
夫、驮马络绎不绝，十分繁华。司马相
如受命出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时，所
经路线 “通零关道， 桥孙水以通邛
都”，即指此处。北周时期，设邛部县。
及至宋元，邛部几易其名，明朝时恢
复为“越■”。其间，它宛如一叶小舟，
随时局的波涛载沉载浮。 直到 1959
年，为便民之故，政府正式将越■更
名为“越西”。

穿越层层历史烟云，我像一位闯
入者，在越西的乡村游走。 车辆沿着
弯曲的山路颠簸前行，大有乘风破浪
之感。路边野花怒放，黄色、红色和白
色错杂。 下车，我瞧见村口的木牌上
写着“瓦岩村”。

村子周围，十棵树有七棵筑有喜
鹊窝。 作家海男说，这里是个干净的
地方，否则不会有那么多喜鹊在此栖
居。我问诗人龚学敏：“你觉得这些喜
鹊在干什么？ ”他笑答：“说不定在写
诗。”我再次抬起头望着那些喜鹊窝，

那一个个粗黑的大窝，似乎真的有了
诗意。 它们不只孕育过生命，也承载
了日月和风雨。 鸟孵蛋一如诗人作
诗，都在经历阵痛和幸福，也都在独
对旷野和暗夜。

遐想间，耳畔传来幼童念书的声
音， 稚嫩而有力。 我循着声音的方
向， 来到一间平房前， 一位女教师
正在教彝族小朋友学习汉语拼音 。
孩子们看见我， 大声喊叔叔， 丝毫
不生分。 我被孩子们的朝气所感染。
几十年前， 在重庆的一个偏僻村落，
也是在一间平房里， 瘦弱的我坐在
课桌前。 然而面对未知的世界， 我
的心里满是胆怯。 教室外面， 没有
筑着喜鹊窝的大树， 也没有喜鹊展
翅飞翔的身影。

告别小朋友，我们朝瓦岩村的高
处走去。 空气越来越清新，负氧离子
让人精神饱满，满眼绿色唤醒了沉睡
的心。 正前方，便是越西的神山———
阳糯雪山，彝语称“俄落则俄”。 此山
终年积雪，好似常年披着一条洁白的

哈达。其主峰铧头尖，彝语称“俄落拉
克惹”，海拔 4791 米，是大凉山北部
的最高峰。 在阳光的朗照下，山峰银
光闪烁，色调明快，令人神往。从阳糯
雪山流淌而出的山泉， 甘甜爽口，沁
人心脾。

我和海男一边仰望雪山，一边聊
文学，无意间提及诗人于坚。她说，每
次跟于坚出去采风，他只要见到类似
阳糯雪山这样的圣洁之地，就会一个
人默默地坐下来，沐浴在清风和暖阳
中，与山对话，与水对话，与树对话，
与草对话，与虫子对话……他的那些
诗歌和文章就是这么写出来的。我听
后好生感动，半晌不能言语。

黄昏，该下山了。 出村回越西县
城的途中，我一直在想，好地方须有
源头活水的滋养，文人同样须有源头
活水的滋养。入夜，躺在酒店的床上，
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喜鹊在飞，飞
得很高，布谷鸟在叫，叫声嘹亮———
怕是连梦之外的人，都听到了。

（摘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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